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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圈主要导演和演员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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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电影圈近十年（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主要的导演和
演员之间的合作网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以导演为中心，运用双模网络分析方法，对
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比较了在不同时期港台导演（演员）
和大陆演员（导演）之间的合作情况，分析了电影江湖的“派系”关系。结果表明：１）导
演—演员双模网络的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大陆和香港的导演－演员合作网络结构存在
明显差异，相比于大陆导演，香港导演更倾向于与同一批演员反复合作；而纵向看来，

近十年来，香港导演表现出越来越多地与大陆演员合作的趋势。２）导演与演员的合作网络关系十
分稀疏，网络密度只有０．０２６。“成分”分析表明在导演与演员的双模网络中，香港导演和演员处于
一个子群的中心，而大陆导演和演员相对较孤立。３）区块分析表明在电影江湖中确实存在“派系”

特点，即同一地区的导演与演员更愿意在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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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电影产业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快速而持续的增长，相关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９年期间，中国城市的
电影院票房总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３２．０％，而同一时期，美国只有４．７％，全球平均也仅为６．７％。从纵向来
看，影响电影成功（主要是票房上的成功）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国民经济的增长，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
化需求的增加等等。而横向来讲，影响一部电影成功的因素可能更多在于电影本身，包括导演的影响力，演员的
知名度、受欢迎程度，剧本好坏，电影制作水准，营销团队的宣传能力等等。其中，一部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往往是
普通观众最关注的因素，也是很多电影宣传的侧重点［１］。导演与演员的影响力形成通常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一名演员在电影圈的人际网络（这里仅仅讨论其在导演中的人际网络）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无论是跟很多导演
有联系，还是有幸能跟某些大导演合作，都有助于他们的成功成名。反过来讲，导演也可能通过与一些知名演员
合作获得电影的成功。那么，如果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全面地描述电影导演和演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
探讨其与电影成功或导演（演员）个人成功的关系，将为我们提供关于电影圈的系统认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
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出发，运用双模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电影圈导演与演员的合作网络关系，进一步理
解导演—演员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并探讨网络结构对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源、信息、信任与合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双模网络分析是社会网络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与单模网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涉及到具体的

分析方法时又有很多不同之处。由于双模网络理论涉及到更多的网络节点与边的从属关系，分析起来相对复杂，
很多属性变量的计算方式都与单模网络不同，所以有关双模网络的研究在目前来看还比较有限。本文通过实际
数据对导演与演员的双模网络进行探索性分析，试图拨开这个复杂网络的一层面纱，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
理论指导。

１　文献回顾

社会网络分析是通过分析社会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发现它们的组织结构、组织特点、行为方式、
个性特征等［２］。社会网络由两个要素组成，一是个体（或节点），二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联结）。对于本文要研究
的电影圈社会网络关系而言，节点就是导演和演员，而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则根据是否有合作的电影进行定
义，合作过则认为有关系，反之，则没关系，两个节点合作拍电影次数越多，关系就越强。
回顾文献，我们发现之前学者只对演员合作关系网进行了描述，如 Ｗａｔｔｓ和Ｓｔｒｏｇａｔｚ［３］曾经用社会网络分析

的方法对好莱坞演员合作网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具有“小世界”特性，国内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对部分中国电影
演员的合作网络进行了描述［４－５］。然而，这些研究都不是从研究电影圈网络形态的目的出发，而是关注网络的一
些普遍性质，也没有引入导演这一重要的网络节点。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为我们研究电影圈导演和演员的合作关
系提供了科学的范式———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
之前的研究都是基于“演员”这一单模网络，忽略了导演的作用，而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和导演与演员的共同

合作是分不开的，所以研究导演—演员的合作网络关系对理解电影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这种不同节点的
网络结构分析，我们采用了双模网络分析方法。双模网络分析应用非常广泛，如研究学术论文互相引用的网
络［６－７］，企业董事会的网络结构等［８－１０］，在双模网络中，分析的节点来自不同的群体，例如在我们的研究中就有两
个群体：导演圈和演员圈。分析的关系则是一个群体的节点与另一个群体的节点建立的关系，如导演与演员通过
影片建立起关系。
双模网络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导演和演员在合作关系中的地位和特征。本文运用导演与演员双模网络中

的３种中心度来描述他们各自所处的网络的结构特点，这３种中心度分别是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
度 ［１１］。点度中心度被定义为与该节点相连的边的个数，在双模网络中，导演的点度中心为与该导演有过合作的
演员的个数，而演员的点度中心度为该演员和多少导演合作过，该指标衡量了网络中节点度之间的联结程度。一
个有着高中心度水平的节点，是网络中行为所在地，度值高的节点与很多其他节点直接关联，或是邻接关系，这是
显示关系信息的主要渠道，也表示他占据了网络的中心位置，相反度值低的节点显然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这样
的节点在关系进程中是不活跃的。接近中心度，顾名思义表示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接近程度［１２］，最简单的量
化方法由Ｓａｂｉｄｕｓｓｉ［１３］提出，即节点接近度由距离函数来度量，节点ｉ与所有其他节点的总距离的倒数即为该节
点的接近中心度。如果网络中的某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距离很短，则在传播信息上他就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
就是说一个节点的接近中心度反比于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距离总和。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模网络中不同群体之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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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节点的最短距离为１，但是同一群体之间节点的最短距离为２，因为在同一群体中节点之间的距离要靠另一个
群体的节点进行联系。最后中介中心度度量的是一个节点处在其他两个节点中间的程度，如果某个节点位于其
他节点的最短路径上，该节点就处于中心，这说明为了有一个大的中介中心度，节点必须在通过更多节点间的最
短路径之间。即如果一个节点处在许多交往网络的路径上，那么他很有可能处于重要的地位，因为此时此刻该节
点的位置就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拥有控制资源信息和他人交往的能力。

除了用这３个中心度来刻画导演—演员的双模网络结构特征，我们还希望研究组织成员的“派系”关系，即在
导演与演员圈中是否存在着固定的合作关系，比如是不是香港导演就更愿意和香港演员合作，而大陆导演更愿意
和大陆演员合作。为了研究组织成员的派系关系，本文引入区块概念，区块是对社会网络关系矩阵的一种重组，

这种重组可以依据某种社会属性，比如性别、国籍等。在本文的例子中，按照地区将导演与演员的网络邻接矩阵
进行重组，考察区块内和区块间联系密度的差异和变化。通过对比这些差异和变化，可以对导演与演员这个圈子
的组织结构特征有一定的了解。

２　数据介绍

本文研究的是导演—演员的双模网络关系，因此首先从导演出发，然后确定与之合作的主要演员。为了研究
合作网络随时间的动态变化，主要关注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３年这１０年间在中国内地上映的电影。本文的数据主要来
源于国内专业电影资料库———时光网。

首先从网上的“中国著名导演名录”中筛选出了中国（包括大陆和港台）近十年来有电影作品在内地上映的

８２名导演，其中基本涵盖了这个时期内所有的知名导演；然后收集了这８２名导演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间拍摄并在内
地上映的所有电影，合计３４２部，以及这些电影的主演，合计８５４人。在导演中，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导演各占

５６％、３４％和１０％，这些导演在近十年拍摄电影数最少为１部，最多达２３部，平均为４．１７部。在演员中，来自大
陆、香港、台湾、海外的演员各占３９％、２８％、１７％和１６％。

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双模网络分析方法，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专用软件 Ｕｃｉｎｅｔ进行数据处理，包括
绘制网络结构图和计算网络结构参数（网络密度、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等），其中网络结构图使
用Ｕｃｉｎｅｔ里的Ｎｅｔｄｒａｗ实现。密度代表了一个图中各个点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它的计算公式是用网络中实际
拥有的连线数除以可能拥有的最大连线数，在双模网络中，由于节点来自两个群体，所以可能拥有的最大连线数
是ｍ＊ｎ，其中ｍ和ｎ分别代表两个群体的节点个数。双模网络中这３种中心度的计算与单模网络中的计算并
不一样，正因为在双模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节点，所以对于３种指标的标准化计算会有一些不同，本文使用

Ｂｏｒｇａｔｔｉ和Ｅｖｅｒｅｔｔ的方法来计算３种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具体，用Ｇ（Ａ＋Ｅ，Ｒ）代表导演－演员的双模网络，其中Ａ和Ｅ 分别代表导演和演员集合，Ｒ代表导演与演员
之间的合作关系。其中导演集合的大小为ｎ，演员集合的大小为ｍ。用ＣＤ、ＣＣ、ＣＢ 分别代表非标准化的点度中
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则：

１）导演（ｘ）标准化的点度中心度：ＣＤ
（ｘ）
ｍ

２）演员（ｙ）标准化的点度中心度：
ＣＤ（ｙ）
ｎ

３）导演（ｘ）标准化的接近中心度：ｍ＋２ｎ－１Ｃｃ（ｘ）

４）演员（ｙ）标准化的接近中心度：ｎ＋２ｍ－１Ｃｃ（ｙ）

５）导演（ｘ）标准化的中介中心度： ＣＢ（ｘ）
１
２
（ｍ２（ｓ＋１）＋ｍ（ｓ＋１）（２ｔ－ｓ－１）－ｔ（２ｓ－ｔ＋３））

其中，ｓ代表（ｎ－１）／ｍ的整数部分，ｔ代表余数部分。

６）演员（ｙ）标准化的中介中心度：
ＣＢ（ｙ）

１
２
（ｎ２（ｐ＋１）２＋ｎ（ｐ＋１）（２ｒ－ｐ－１）－ｒ（２ｐ－ｒ＋３））

其中，ｐ代表（ｍ－１）／ｎ的整数部分，ｒ代表余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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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网络基本特征分析
首先对导演—演员的双模网络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在双模网络中定义“关系”为导演与演员合作过一

部电影，因此这是一种无向关系，网络密度可以刻画一个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合作密集程度。该合作网络由８２名
导演和８５４名演员构成，网络密度为０．０２６，即观察到的合作关系只是理论上的最大值的２．６％，说明这是一个非
常稀疏的网络结构。该双模网络中导演和演员的３种中心度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双模网络３种中心度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ｗｏ　ｍｏｄ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成员类别 中心度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点度中心度 ２７．３３（０．０３２） ２５．６７（０．０３０） ４（０．００５） １４３（０．１６７）

导演 接近中心度 ３　４０６（０．３０３） ４０６．３９（０．０３５） ２　７４９（０．２２４） ４　５４０（０．３７０）

中介中心度 １０　６５３．２３（０．０２４　４） １０　１０５．３２（０．０２３） ４３６．５６（０．００１） ５６　７５３．３２（０．１３０）

点度中心度 ２．６２４（０．０３２） ３．１１５（０．０３８） １（０．０１２） ２６（０．３１７）

演员 接近中心度 ３　９４６（０．４５９） ４６４．０９（０．０５２） ２　８９５（０．３２６） ５　４８８（０．６１８）

中介中心度 ５８８．５（０．００１） １　７０５．３（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　７０２．６５（０．０４１）

网络中心度（导演） １．６７３％

网络中心度（演员） ０．２８１％

其中括号里的数字是将各个指标标准化后的结果。从非标准化的指标可以看到在该双模网络中导演平均和

２７个演员合作过，其中合作最多的是１４３个演员，而演员平均和３个导演有过合作，其中合作最多的有２６个导
演。平均来说演员的接近中心度要大于导演，说明在该网络中，比起导演，演员作为信息交流者更有效率，他们能
快速与其他节点产生内在连接。导演的平均中介中心度指标要远远大于演员，这说明了导演在双模网络中处在
比较重要的位置，对资源信息的控制能力较强。从表１中可以看到导演的网络中心度要明显高于演员（１．６７％对

０．２８％），这说明导演之间的集中程度要高于演员。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一部电影中通常只有一个导演但却有
很多个演员，因此一个导演可以同时和很多个演员有合作关系。而演员的集中度之所以低可能是因为演员的数
量相对于导演要大很多，一个演员同时和多个导演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小，这就导致了演员的中心度较低。
除此之外本文统计了点度中心度排在前５位的导演和演员情况，详见表２。

表２　点度中心度前５位的导演和演员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ｏｐ　５ｄｅｇｒｅ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ｏｒｓ

成员类别 姓名 地区 点度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王晶 香港 １４３　 ２　７４９　 ５６　７５３．３２

杜琪峰 香港 １２３　 ２　８８９　 ２５　３２０．７１

导演 叶伟信 香港 ８３　 ２　９０６　 ３７　１０７．９４

麦兆辉 香港 ８２　 ２　９３１　 ２６　１９３．８４

刘伟强 香港 ８２　 ２　８８９　 ３３　１７８．８６

古天乐 香港 ２６　 ２　９９２　 ６　４７６．５８

吴彦祖 香港 ２２　 ３　０８４　 ９　０６７．２１

演员 甄子丹 香港 １９　 ２　９９２　 ８　６３５．４４

梁家辉 香港 １８　 ２　９３８　 １５　９７５．５６

林雪 香港 １８　 ３　３３１　 ２　５９０．６３

　　我们发现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
排名前５位的都在香港地区，这也进
一步说明了在我们的网络中香港的导

演和演员确实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而且这些基本是名导和名演员，值得
注意的是在演员中林雪可能并不怎么

出名，可是搜索之后发现原来这个演
员可以算的上是“金牌”配角，几乎在
任何一部卖座的电影里都能找到他的

身影。另外本文还对导演和演员的点
度中心度的非标准化数值进行了图示

分析，在单模的社会网络中通常认为
个体的度数服从Ｐｏｗｅｒ－Ｌａｗ分布，那
么在双模网络中，两组节点的度数是
否也服从Ｐｏｗｅｒ－Ｌａｗ的分布呢？为
此，通过直方图的方法分别展示导演
和演员的点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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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导演点度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图２　演员点度的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ｅｇ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ｔｏｒｓ

图３　合作超过２次的导演—演员网络关系

Ｆｉｇ．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ｃｔ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ｗｉｃｅ

　　其中直方图的横轴表示度数，纵
轴表示拥有该度数的人数，从这两幅
图中可以看到导演和演员的度数近似

服从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ｅｒ分布，共同的特征
是有很多人的度数很小，而仅有很少
一部分人会有很大的度数。
在导演与演员的关系网络中，我

们主要关注导演与演员的合作关系。
重复合作的存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信

号，说明该导演比较认可该演员，今后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
由于在本网络中涉及的节点较多，为
了用图示的方法更清晰地展现出导演

与演员的合作网络关系，这里选取那
些合作超过２次的节点进行绘制，得
到图３，其中圆圈代表导演节点，方块代表演员节点，圆圈的大小表示该导演在这１０年间拍摄的电影数，而方块
的大小代表演员在这１０年间参演的电影数，线的粗细代表该导演和演员合作的次数，线越粗说明合作的次数越
多。不同的颜色代表来自不同的地区，蓝色代表香港，红色代表大陆，黑色代表台湾，灰色代表海外。
从图３可以看出香港导演比大陆导演更容易和演员保持长期关系，他们有更多的“御用演员”，在这方面，香

港导演杜琪峰表现尤为突出。从拍片数量看，王晶最高产，但是其影响力并不如杜琪峰。整体来看，香港导演的
影响力要大于大陆导演。演员方面可以看到香港的古天乐、吴彦祖和甄子丹是比较高产的演员，大陆方面，黄渤、
张涵予和高圆圆是比较高产的演员。从图中可以看出越是高产的导演，越愿意和高产的演员合作，而且明显香港
导演和演员的合作密集程度要远远大于大陆方面。

３．２　网络中的子群分析
在导演—演员网络中是否存在一些子网络？例如是否香港导演和演员更愿意抱团形成一个子群？于是我们

利用图示方法进行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在这个大网络中存在一个大的子群，该子群中以香港导演和演员为中心，
部分大陆导演和演员处于边缘（见图４）。
除了这个大的子群，还有一些小的孤立的子群（图５），在这些小的孤立子群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大陆

的导演和演员，而且他们通常是自我抱团，形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从成分分析中不难得出以下两点结论：１）香
港导演和演员处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而且合作紧密；２）大陆导演和演员更容易形成自我团体，不太容易进行
大范围的紧密合作。
从图４中可以看到，有部分大陆演员和香港导演有很多合作。为了揭示香港导演与大陆演员合作的变化趋

势，我们选取了３个时间段：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分别画出这３阶段的香港导
演与演员合作的关系图。图６至图８分别说明了这十年中香港导演与演员关系之间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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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最大的子群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图５　其他子群

Ｆｉｇ．５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图６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香港导演与演员合作关系图

Ｆｉｇ．６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ｃｔ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ｔｏ　２００６

图７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香港导演与演员合作关系图

Ｆｉｇ．７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ｃｔ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ｔｏ　２００９

图８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香港导演与演员合作关系图

Ｆｉｇ．８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ｃｔ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ｔｏ　２０１３

表３　各个区块的密度

Ｔａｂ．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ｂｌｏｃｋ

港台演员 大陆演员 海外演员

港台导演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大陆导演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２

海外导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１

　　第１阶段（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香港导演还主要是与香港演
员合作，几乎没有大陆演员。第２阶段（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已
经有３个大陆演员开始和香港导演有超过一次的合作关系了。
这阶段上映的电影较少，网络比较稀疏，可能的一个原因是金融
危机导致了电影产业的暂时萎靡。但是，到了第３阶段（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３年），电影数量明显增多，而且与香港导演合作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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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增多，显示香港导演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和大陆演员合作了。
进一步地我们希望通过导演—演员的双模网络去研究电影江湖中的“派系”组成，通过“派系”分析了解电影

圈的结构特点。我们采取了“区块”分析的方法，把导演—演员的社会关系网络矩阵按照地区进行了重组，分别为
港台区、大陆区和海外区，这样通过重组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矩阵就变成了３×３的区块。通过Ｂｌｏｃｋ分析，得到

９个区块的密度如表３。
其中对角线区块表示同一地区的导演与演员合作圈，可以看到香港的导演演员合作关系要强于大陆和海外，

分析结果均验证了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电影江湖中确实存在着“派系”关系，至少从地区上来看，同一地
区的导演和演员更愿意在一起合作，如果单从导演来看，港台地区的导演更活跃，和各个地区的演员都有比较紧
密的合作。

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双模网络分析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包括港澳台）电影导演—演员合作关系数据进行了分析，导
演—演员双模网络的网络密度只有０．０２６，具备了网络的稀疏性，较小的接近中心度说明该双模网络同样具备小
世界特性［３］。
我们认为这样的双模网络结构对研究信息传播有很大的帮助，例如中心度的结果说明香港导演和演员是信

息的主要传播渠道，在网络中是比较活跃的。接近中心度的结果说明比起导演，演员作为信息交流者更有效率，
他们能快速与其他节点产生内在连接。最后，中介中心度的结果说明导演更多地位于其他节点间的最短路径上，
可以控制网络中其他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对其他节点产生一定的压力。
然而，本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和局限，具体体现在：１）本研究还局限在基于横截面数据分析，今后可以考虑根

据时间序列数据动态考察导演和演员在网络中的地位演变，以及网络地位与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２）本文对社
会资本的研究仅考虑了有关网络变量，今后还可以把演员的一些社会属性，以及影片本身的一些属性加进来进行
综合分析，看这些变量与电影票房（电影评分）是否有显著的相关性。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探索社会网络属性变量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采取适合的回归

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此外，我们还将引入对双模网络中与个体有联系的其他个体的特征的考量，比如一个导演与
身价高的演员合作是否伴随着更大的收益，或者一个演员与影响力大的导演合作是否会带来更高的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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